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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赵祖培、陈程芳、林诗卿和伍泽仁，秦望山为之作注。主要记述了黎明中学和安那其主义的历史。）




泉州黎明高中开办于1929年春季，到1934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停办，前后只有五年。因部份人系安那其主义者，学校遂成为安那其思想的传播场所。它的学制和教学方式也与一般中学有所不同，所延聘的教师居多是英、法、德、日等国的留学生，或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安徽、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朝鲜、安南等的名教授:如吕展青(即吕骥，现北京音乐学院院长)，姚禹玄(即张庚，现北京戏剧学院院长)，杨人楩(现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以及童话家张晓天，文学家王鲁彦，戏剧家邵惟，物理学名教授黎蛮支、夏之骅、吴金堤，英语教师郭安仁，生物学教师张翼飞、柳子明、汤文通，文学教师胡仲纾、甘白水，历史教师朱少希，地理教师钱兆隆等，他们在文化教育界都拥有较高的声望和带有不同程度 的进步思想，也具有一股爱国主义热情，反帝反封建运动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目标。同时因安那其主义思想影响，学校中个人自由浪漫主义思想作风也很突出。校董方面，如许卓然、秦望山、张贞、于右任、陈铭枢、邹鲁、陈清机等在当时统治阶层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初开办时，学生数仅三四十人，至第二三学期，即激增至二百多人。由于教师、学生来自各方，思想情况也相当分歧复杂。所以这个学校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想把黎明当时开办目的及教学活动、社会活动和校潮内幕等情况，凭记忆所及作片段回忆介绍。




黎明开办目的和发展方向




黎明高中的发起人秦望山、梁龙光等，当时开办黎明，他们的理想是要宣传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实现人类乌托邦社会。他们企图通过学校教育，培植信仰安那其主义种子。在教育思想上，主张个性自由发展，主张人类互助组合，反对国家法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方法上，他们重视学生自觉学习，发挥自由思想，提倡体力劳动，反对读死书，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学校礼堂上有两对校联，其一，“家庭何尝是家庭，学校便是家庭；学校何尝是学校，宇宙乃是学校”。另一对，“少爷气、小姐气、书呆气，根本要不得；革命化、科学化、社会化，着实做起来”。横联写:“奋斗便是生活”六个大字。这些校联正可说明黎明开办的目的和发展方向。黎明校章的含义，亦反映学校的意图。这校章系画家丰子恺绘制的，其图景为三只小鸽站在晨曦前面，象征着黎明即将到来的意义，意在启发学生要有蓬勃新生的朝气，要有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精神。黎明的收生方式，反对学店作风，采取工读生办法，对贫苦学生给予半工半读，优待减免学什、膳食等费。这个办法，受一般贫苦青年学生的欢迎。在开办初期，学校当局还提出发展蓝图，准备在梅石书院开办农业学校，在崇正书院开办理工学校，黎明高中亦将进一步发展为黎明学园，继承上海立达学园精神。那时正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极端残暴黑暗和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压迫我国的时期，万千有志青年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找不到革命真理，彷徨歧路，而此时黎明高中以进步姿态出现，教师阵容又排得那么齐整，因此，从第二三学期起，就学学生，不但有本省泉属、漳属、莆、仙、永、德[1]、云霄、诏安、龙岩、上杭等县的青年，远至陕西、安徽、江苏、浙江、朝鲜、安南等地以及南洋各属归国华侨的青年，他们不少人从数千里外来泉就学，甚至当时朝鲜、安南两国的民族革命志士，亦因帝国主义迫害，来黎明高中避难。而安那其主义者吴克刚、卫惠林、陈范予、叶飞英、郎伟等亦相继来校讲课和协助校政。巴金来校一段时间，他来时无讲课亦无演讲，但因他在文坛上的名气，影响很大，所以当时一般青年学生对黎明高中有一定的向往。




打破班级制度的教学活动




黎明高中虽是个普通中学，但功课安排除必修课程外，还分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系，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课程和一般学校不同的有社会科学、逻辑学、社会发展史和农村教育学等。在课程表上，正式安排体力劳动课，每周两节，师生均下劳动园地，文学教师还选了陶渊明和厨村白川有关劳动的文学作品讲授，并举行以劳动为题材的作文竞赛，培养师生树立劳动风气。在授课方式上，由于黎明教学精神注重帮助个性自由发展，所以授课形式曾经在一段时间运用道尔顿制方法，把主要学科如文学、数理、英文等授课时间安排同时同节，按学生各科程度高低分别编班授课，打破年级限制。这样一来，学生数理差的可到预备班(初中班)上课，文学程度深的可在高中部各年级去上课。同时各位教师因各有专长，授课时间又宽，所以讲授的学科，大部分系教师自己编撰讲义，很少采用通行课本。上课讲授也采用讲座形式，学生是否遵照课堂秩序听讲，教师完全听任自觉。当时有杨人楩、朱少希的历史课，胡仲纾的逻辑学课，王鲁彦、朱宗慈的文学课，梁龙光、吴克刚的社会科学课，黎蛮支、夏之骅、陈允敦、徐君燮的数理课，柳子明的生物学课，他们都有丰富的教材和生动的教法，能适应学生胃口。尤以朱少希的历史课，他以社会发展史为主要教材，指导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学习历史，朱老师教学态度认真负责，生活俭朴，布衣草履，学生对他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黎明试行打破班级制度，有些比较勤学苦练的学生，不受年级限制，进步确也很快。一些参加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的学生，对功课可以自由升降，也觉得符合自己的学习要求。但是打破班级制度发挥自学精神，主要依靠学生自觉，当时学生自觉学习的风气还不是很普遍的，学生进步快慢不一，程度参差不齐，兼以讲课内容，深浅不尽符合学生要求，而学校设备与道尔顿制的要求有相当距离，所以打破班级制的试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出现了学习课程上自由散漫的紊乱现象。




培养自由钻研的学会活动




组织各种读书会、研究会、演讲会和辩论会，是黎明培养学生在课外自由钻研的一种重要活动。教务主任姜种因、训导主任陈君冷，都很注重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参加学会活动。那时学会组织有:文学、社会科学、数理和外文(包括日文、英语、法文、世界语)等科。每个学会都由教师和学生自由组合，教师从中指导读书方法，帮助学生解释疑难问题，而且各种学会都办有小型壁刊或墙报。在学会中，文学和世界语等比较活跃，参加的人也比较多。当时阅读钻研的书籍，其中不少是安那其主义作品，如《克鲁泡特金自传》《互助论》《面包略取》《国家论》《断头台上》和柴门霍甫[2]的世界语作品。[3]巴金每一新著，在读书会中都很风行。为培养学生敢于发挥自由思想和锻炼讲话口才，还不时举行演讲竞赛会和辩论会。演讲会是每学期按班级分组分期举行，学生自由命题组稿，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或读书心得，各班文学教师主持讲评和记分。大型辩论会是全校师生联合举行的，每学期举行一两次。参加辩论的先由各班推选代表，教师学生均可临时自由报名参加。曾有一次辩论题目为“革命与恋爱”，争辩理由，一方为:既要革命就不要恋爱；另一方为:要革命也要恋爱。双方各抒所见说明革命与恋爱无矛盾或矛盾的道理。教师若干人组成评判组，为双方评定分数和总结评论。在争辩时，出现各式各样的道理和口才。这种辩论形式，对鼓动学生革命思想和培养发表能力，以及增进探讨科学的求知欲，颇有作用。安那其主义没有入党组织形式，但是通过各种学会活动，从中灌输和孕育安那其主义思想，培养种子，这确是它一个很主要的活动方式。




着重戏剧演出的社会活动




积极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而且运用戏剧演出来加强宣传，扩大社会影响，这正是黎明开展社会活动的方向。当时社会活动形式表现在校外的，主要是黎明学生掌握泉州学联会，运用学联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当“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军事侵华时，泉州学联组织抗日宣传队和检查队，深入安、南、永[4]等县宣传抗日和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同时深入沿海一带配合地方群众力量检查日货，破获走私。特别在反对晋江县长吴石仙迫婚害命一案(注)，黎明学生通过学联，组织黄彬彬惨案后援会，鼓动泉州青年学生对吴石仙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吴石仙当场丑态百出，狼狈不堪。这件事情曾哄动当时社会听闻，并激起吴石仙与沈发藻对黎明的刻骨仇恨。再如支援淞沪抗战和参加十九路军政变的宣传，黎明师生都很活跃。烧毁神像，破除封建神权，亦运用学联大胆作为。上面谈的活动范围，都是黎明师生直接插进社会的活动，但是社会活动更具体和更有组织有系统的还是在校内的戏剧活动。黎明一开办时就露出社会活动锋芒，最后遭受反动派的封闭解散，前前后后和戏剧活动都有相应的关系。这里把戏剧活动再作介绍。




黎明自开办起就重视戏剧活动，师生曾经合组蓓蕾剧团，对每出戏剧不但注意排练与演出效果，也很重视剧本的翻译与创作。戏剧家邵惟、周夷白、姚禹玄等，先后来校指导戏剧活动，几乎每个学期都有大型或中型的戏剧演出。开办的第一学期，演出大型话剧《夜未央》，这剧是俄文译作，剧情为反对沙皇暴虐统治制度和歌颂自由恋爱。选演这剧，目的在宣传安那其主义及讽刺社会现实，而这剧的演出，对舞台上各项革新与创造，在泉州早期剧运中别开生面，也博得剧艺界的好评。而且自这剧演出之后，在古老闭塞的泉州的男女间社会风气，也多少受到新的影响。续后各学期，相继演出《父归》《讨渔税》《黑暗中的红光》，以及师生合编的“出路”等剧。通过这些戏剧活动，暴露反动统治的丑恶面貌，鼓动革命斗争。像《讨渔税》一剧，公开抨击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暴敛横征，已是迫得民不聊生的时候了。所以这些戏剧活动，深深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与仇视。当时反动派常把死犯在中山公园黎明校旁枪毙，无非借此对黎明恐吓威胁。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围剿红军，疯狂镇压人民，在这法西斯统治恐怖时期，黎明中共地下党人姚禹玄老师领导师生合演《出路》，号召青年只有紧密团结工农群众走上梁山反抗暴虐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当时反动驻军旅长沈发藻，对黎明敢于公然演出这剧，非常忿恨，乃与县长吴石仙阴谋捏造黎明散播共产党传单、标语，演出《出路》煽动社会风潮，宣传“异党”思想为借口，报请教育厅标封捕办，在这种阴谋的摆布之下，果于“出路”演后未久，反动军警大举包抄黎明，逮捕代理校长陈君冷、教师陈侃、学生卢主民，用大卡车把全校学生分批押送原籍，迫令学校立即解散停办。1934年夏天，黎明就在反动政权的摧残下告终。[5]




黎明校潮的经过




上述黎明高中的教师阵容，教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在泉州文化教育界中，似乎有卓然不群之势。但所谓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顾名思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必然会产生无组织、无纪律、极端个人自由主义、互不服气互相排斥、各自为政的紊乱现象，从黎明校潮一幕就可看出。因为自从吴克刚、卫惠林、陈范予、叶飞英这些安那其主义者到校之后，他们在留学资格或学术地位都自负甚高，对梁龙光领导校政不服气；他们又错认黎明经费充裕，学校有扩展前途；又以闽南地区偏处一隅，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于是他们企图控制黎明作为安那其活动的大本营。1930年秋，梁龙光离校赴日，吴克刚出任校长，吴等为提防梁龙光重主校政，即施用一些手法:首先，在学生中采用拉拢和打击的办法，来分化削弱梁的威信，如对学生吕文苑、黄金燧、林双全、吴贞等拉拢为骨干；对洪一萍、陈荣祖、潘曜人等进行打击排斥，借口洪一萍因参加社会活动缺课八小时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对一些无党无派学生苏昭道、王鹄台、林诗卿等加以怀疑诬陷，借口他们到诗山演出新剧系参加苏维埃秘密会议，造册密告驻军，事由王觉辉透露，迫使苏等离开泉州避居乡下。其次，解聘和迫走梁所聘任的教职员，如教师吕展青、杨人楩、胡仲纾等以及教务主任姜种因、训育主任陈君冷、总务主任赵祖培，均于此时相继离开。其三，吴等取得黎明为活动基地之后，同时发展外围力量，其措施:①由叶非英、陈范予到平民中学进行安那其主义宣传活动，夺取该校为基地；②由袁国钦、袁继烈、黄金燧等组织泉州市世界语学会，广泛吸收中、小学教师及社会知识青年，伸张安那其主义力量到闽南城乡各角落；③开设和平书店，大量贩卖安那其主义书籍。




吴克刚就任校长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初步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但在黎明经费这关，却无法挣扎过去。当时吴等误认黎明经费很有办法，殊不知前阶段的维持与扩充设备，是在艰苦支绌的情况下，煞费苦心，多方筹划支应的。吴当时碰着经费非常拮据，出乎意料，正在一筹莫展欲罢不能的时候，适值梁龙光再由日返泉，洪一萍等出面欢迎，吴即借口梁有意重任校长要迫他离开，悄然离校往厦，并于事前暗中布下反梁校潮，所以当吴去梁来之际，吴的亲信学生吴贞、谢仰丹等持手枪纠集亲吴学生，凶殴训育主任陈君冷及学生洪一萍，学校造成真空，真正陷于无政府状态。当时在学生中对学校比较关心爱护的如苏昭道等，闻知校潮讯息，立即由乡下回来，出面招呼同学回校，欢迎陈君冷代理校长、赵祖培复任总务主任，校潮平息，学校乃重新聘请一批名教授和留学生，如南京大学讲师汤文通，中山大学教授黎蛮支，交通大学教授吴金堤，以及留德学生夏之骅，留法学生詹若标、戏剧家姚禹玄等来校，继续上课。因此黎明得再重新开办。




以上几点回忆外，由于资料有限，对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黎明各项活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尚待系统介绍。实际上黎明在开办时就有红色种子，如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参谋长钱子英(即李子英同志，晋江岭兜村人)，即黎明第一期学生，我们现在了解的，当时学生中还有陈举、何应泉(司马文森)、何献廷(何必然)等，在职员中有章绿汀，在教师中有姚禹玄、郭安仁等，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教学方面和社会活动，都相当活跃，起了一定影响，我们今后愿再深入发掘，并祈熟悉情况的加以补充指正，共同完成这一页史篇。




注:黄彬彬原为李天佑之妻，他们婚姻系父母主意的，聘金六百元，实则黄彬彬另有意中人。结婚后，不到一星期，即脱离家庭，要求离婚。李天佑不肯予以无条件离婚，要求退还六百元聘金，事遂搁置。后来黄彬彬入平民医院为护士，旅长沈发藻涎其色，托晋江县长吴石仙撮合，吴一面向李天佑自请代为解决离婚案，一面假借其妻生病，请平民医院院长王丹庵诊病，并嘱随带护士黄彬彬同往。吴石仙事先叫沈发藻在县署候之，及王、黄到后，不知如何起冲突，窗户玻璃及黄自己带去皮包内之温度计均打破，黄亦于是夜服毒自杀，闻留有遗嘱，被其兄黄石茨与吴石仙妥协将其遗书灭掉。黎明学生抱不平，出面组织黄彬彬惨案后援会，吴、沈大惊，乃由吴赴省先发制人向陈仪报告黎明为共产党机关，请予封闭，封闭时，学生用大卡车押送原籍。(以上为秦望山先生补注)




(原文载于1962年5月第六辑第54～60页)[6]




      

    

  
    
      

参考




	

^“莆、仙、永、德”分指莆田、仙游、永春和德化





	

^现译“柴门霍夫”。





	

^此句修改了原文的部分标点符号。原文未使用标点符号标明文艺作品名。





	

^指安溪、南安和永春





	

^此段修改了原文的部分标点符号。原文使用了双引号来标明文艺作品名。





	

^本文非原创，转载自此网站： http://www.mnwhstq.com/szzy/qzwszlqwk/










      

    

  